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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江潮

“看到我的名字，就知道我是哪里人
了。”他语气爽朗。我的反应果然是会心一
笑。他就是许榕生。榕生，生于榕城福州。

福州榕荫满城，榕树也被视为庇荫福佑
众生的精神象征。榕生的名字，大概也寄寓
了父母的期盼，希望他能长成这样的大榕。

许榕生17岁考上北京大学后，大半生
离开家乡。退休前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

研究所计算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中
国科学院信息办专家组成员，中国科学院
高能物理研究所网络安全实验室首席科学
家。今年初，78岁的他携妻叶落归根，回到
福州。

7月末，我在他住所福园的一间图书室
见到他。许榕生个子不高，但体格健朗，可
以说是结实，眼神炯炯，声音洪亮。榕越老

越遒劲！和他交谈相处很愉快，毫无拘束。
无论我问什么，哪怕不怎么“科学”的问题，
他都会耐心倾听并微笑地回答。他很善谈，
我们下午没有聊完，晚饭后继续，直到十点
半，该结束了。因为第二天一早，他还要赶
去香港参加有关人工智能的会议。

夜深了，窗前树影婆娑。许榕生如他的
名字一样，到底成为了大“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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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那台计算机很大，很神秘，进机房
得穿白大褂，开始时门口还有士兵站岗。他
们在上面主要做程序设计，比如水文地震预
报、大坝设计、建筑设计等。

没有数学理论作支撑，就无从编程序。
许榕生大学没有读多长时间，解决数学问题
的工具不够，需要补很多东西。他一天只睡
几个小时，日夜研究学习，自学完大学三年
级的《概率统计》《计算数学》等课程。在实
践当中边干边学，完成了很多编程，也积累
了丰富的数据分析经验。

1978年，研究生恢复招生，但没有多少
人敢去考。许榕生这些年，天天跟计算机打
交道，不再只是囿于数学理论，他渴望深入
具体领域，成为行业里的专家。虽然此时他
已经成家并有两个儿子，家事繁多，但仍决
定考研，进一步提升自我。

他的妻子是湖南一家单位的医生。
1973年，两人组成家庭。那时他26岁，此
前并未想过会这么快结婚。

许父在“文革”不久50岁时就去世了。
姐姐在医院工作，但因病无法生育。哥哥在
做手术时被输错血，捡回一条命后，身体一
直不好，迟迟没有孩子。许母很着急，担心
看不到许家第三代出生。哥哥对弟弟说：
“你必须马上成家生子，满足妈妈的愿望。”
许榕生本打算多做几年工作，做出一些成绩
后再考虑婚姻大事，但是听哥哥这样说，他

觉得这个任务是他的责任。经同事介绍牵
线，他结婚了。

许榕生不大会做家务，每天都是投入工
作，好在妻子很能干，做饭做菜做衣服带孩
子样样行。许母如愿抱到孙子后不久，60
岁时去世。

许榕生考上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研究
生，因高能物理所急需计算机人才，他被调
到高能所。歪打正着，这正符合他想钻研具
体领域的想法。他的计算机水平显示出优
势。当时高能所从欧洲丁肇中实验室带回
一盘IBM磁带，里面记录大量科研软件和
数据资料，由于国内没有同类机型，磁带装
到计算机上，读出来都是乱码。这个问题半
年都没人能解决，就让他来试试。许榕生编
写了一段小程序，轻松解决了问题。这段程
序的原理，其实就是今天互联网中广泛应用
的FTP（文件传输协议），让各种型号的计算
机文件能够互联互通。

从1979年起，李政道先生发起并参与
实施后来持续10年、培养了916名优秀学
子的“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简
称CUSPEA）。在导师推荐下，许榕生是
CUSPEA1982级学者，被派往美国加州大
学学习最先进的物理知识——高能物理实
验软件与网络。1987年，许榕生获得高能
物理博士学位，在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
（简称SLAC）从事博士后研究。

一天，李政道来到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
校作讲座。结束后，他把几名中国留学生叫
来，给他们讲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进展，
然后一个个问他们的专业，哪年毕业，接下
来什么打算。树高千尺不忘根。学高能物
理的留学生在美国寻求发展并不难，但是许
榕生内心还是希望回国作贡献。许榕生回
答“可以考虑回去”，李政道用英文说：
“Please do it！”那时，由李政道建议并推
动，“压上他全部声誉”的中国第一台高能加
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正在建造。
实验室急需既懂高能物理又懂计算机的人
才。在李政道的推荐下，许榕生一家在美国
生活8年之后，被邀请回国。

回来后，许榕生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短短两个月，就完成了对撞机的软件工程建
设，以及海量数据的筛选、数据获取的质量
分析、数据分类等。“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大
数据分析的前序，从几百万数据中过滤出干
净的数据，归类整理好，接下来才能让物理
学家上场进行物理分析。”许榕生解释。

1988年10月24日，邓小平来到高能
所，与工作人员合影，庆祝对撞机工程建造
成功。凭借这一“国之重器”，中国成功跃上
世界科技前列，撞出了粲物理领域的三十余
年领先。由于对软件系统和数据工作的贡
献，许榕生也被喊去合影。

榕站得直直的，开心而骄傲。

互联网之“榕”
■万小英

【【报告文学报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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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首诗《生活》，就一个字：网。这仿
佛是网络时代的预言。我笑着问这位带来
中国互联网的第一人：“现在很多青少年沉
迷网络，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许榕生点点头，神色略带严肃：“这也
是网络安全很重要的一个治理问题。
小平同志说过，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做
起。这句话是对的，但是上网不一定要从
娃娃做起。中小学是打基础的时候，要让
孩子们健康成长，文化、体育、艺术、音乐
等都要全面学习。现在孩子上网太早，家
长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很多人认为，
不上网就会落伍。”我说。他摇摇头说：
“就算高中以后才接触网络，也不要紧，不
会是时代的落伍者。”

他高兴地给我看那天收到的一段他孙
子的视频，小家伙搭建了一个大大的乐高
机器人。他说父母要多引导，不能任由孩
子上网。

从中国第一条互联网专线，到第一台
www服务器；从“反黑客第一人”，到“计算
机取证技术”研究，我好奇许榕生怎么一直
站在中国互联网发展研究的最前沿？

“搞科研就是要观察未来的发展，要看
得比较远。”他说，“当然可能我也有个意
识，既然把网络带到中国，也要把网络的正
反面都搞清楚。”

今天的许榕生依然在“网”中“步履不
停”。一天的时间安排大致是，早上起来打
完太极拳，去健身房运动半小时，“唤醒肌
肉”后，就回房间看书学习，做他的“功课”；
午休后再到健身房锻炼半小时，然后继续
到房间看书学习。他目前最关注人工智能
安全问题。“人工智能欺诈犯罪隐蔽性更
强，这个问题各国都关心。明天去香港开
会，就是关于人工智能时代网络安全取证
的议题。”他说。在国外从事计算机工作的
两个儿子以及他的弟子们，都会为他提供
这方面的最新信息。

许榕生的哥哥、姐姐近两年相继去
世。回到故土，曾经其乐融融的一家，只剩
他一人，还好妻子很喜欢福州，让他欣慰。
科学工作者看待生死总是很理性、豁达。
“活多少岁不是很重要，觉得一生很有价
值，才最高兴。”他说。

他最近看到身边不少老人陷入迷茫，
决定要给他们“上上课”，讲讲人工智能如
何给老年人赋能。他兴奋地打开手机给我
看他做的讲课PPT，脸上洋溢着孩童般的
热情：“人工智能将让老年人进入一个终身
学习的新时代，而且可以让他们尽情发挥
才能。”

榕四季常青，所有的榕似乎融为一体：
叶子沙沙作响，鸟儿扑扇着翅膀……

输入网址都要先敲出www，这就是
www（万 维 网）技 术 ，即 world wide
web。1994年 4月，第一届全球www技
术研讨会在欧洲召开，许榕生受邀参加。
他敏锐地觉察到其中的重大意义。不等会
议结束回国，他就通知高能所计算中心的
技术人员着手建中国的www网站。回国
时，网站框架已在他那台486个人计算机
搭成。

1994年4月15日，中国第一台www
服务器运行，向全世界展示了来自中国的
网站信息。网页很简洁，只放了一张彩色
图片——纪念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邮
票，其他都是用英文介绍高能所的科研。
今天这个网站依然还在使用，是中国科学
院高能所的官网。

出乎许榕生意料的是，子栏目“Tour
in China”（在中国旅游）点击率最高。其实
并没有多少内容，当时他去国家进出口图
书总公司和故宫博物院，要来一些中国传
统文化的照片放进去，没想到很快就火
了。看来，世界对中国很感兴趣！他意识
到该强化这个栏目。1995年，这个子栏目
独立成立网站，改名为“中国之窗”（China-
Window），提供经济、文化、新闻、商贸等更
为广泛的信息。这是我国第一个对外信息
发布平台。1995年马云创办“中国黄页”，
把“中国之窗”视为第一个竞争对手。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也果断作出对外宣
传方式转型的决策。今天的人民网、新华
网、光明网等五大新闻网站，都是当年由许
榕生带领的团队协助规划的。为了宣传互
联网和www技术，那时的许榕生如同“信
使”，在全国各地作了几百场科普报告。

那台486个人计算机，许榕生保存了
二十多年。里面承载的中国第一台www
服务器，不仅让他获得中国科技进步（集
体）特等奖，而且是中国互联网发展的见
证。2021年 8月，它被捐赠给国家博物
馆。许榕生默默地备份了服务器的硬盘，
捐给上海李政道图书馆。

许榕生受李政道先生影响至深。他
赴美留学，是加入李先生发起的“中美联
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他回国，得
到李先生的鼓励与推荐；他负责建中国第
一条互联网“开不了局”，又是李先生的关

键助力……他对李先生充满了崇敬与佩
服。“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
许榕生吟出诗句后片刻沉默，说道，“李先
生常念这两句诗，他喜欢做学问。”这是杜
甫的诗，从表面字意可以理解为“物理”带
来快乐，何必追求浮名。作为物理学家的
李政道取用贴切，巧妙地道出他的心境。

李政道对夫人情深。相伴46年的妻
子秦惠 1996年去世，他此后未再婚。每
当想念夫人，他就画竹子，因为“ ”有竹
意。2024年8月，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
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去世，与夫人合
葬苏州。许榕生说起这些，流露出真切的
感动。我相信他在生活中也是一位“深情”
的丈夫。

互联网是“双刃剑”，网络全面开花，随
之网上病毒、“黑客”入侵等现象层出不穷。
许榕生立刻关注到网络安全问题。1996
年，他提出组建反“黑客”部队。国家拨款
30万元，他带领十多位电脑高手组建队伍，
夜以继日地工作，提前一年完成任务。
1999年，“黑客入侵防范软件”获得中国科
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接着，许榕生出版
了《电子商务安全与保密》《黑客攻击技术揭
秘》等8部著作；培养了一百多名研究生，现
在都在国家网络安全重要岗位。他被称为
“中国反黑客第一人”。

2001年，许榕生承担的“计算机网络安
全关键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课题获国家科
技进步奖二等奖（一等奖空缺）。他把获奖
证书带回福州，存放在池伯鼎老师家里（后
来转给了福州三中母校展室收藏）。没有比
学生的成就更能慰藉老师的心了，他以这样
的方式表达对改变他一生的恩师最大的敬
意。池伯鼎后来被评为福建省首届杰出人
民教师，2014年1月去世。

再好的防火墙等设备，都难挡各种信
息安全犯罪行为，因此必须有后发制人
的、主动防御的策略。60岁后，许榕生将
研究领域转到“计算机取证技术”，现在也
叫“电子数据取证技术”，就是对计算机网
络被破坏的证据加以分析、判断，进而制
定有效的应对措施。我看到，他与同行合
著的《计算机取证与司法鉴定》已经出版
到了第三版。

榕撑浓荫，免人受灼日伤害。

许榕生一度被外界称为“中国互联网
之父”，然而，他本人不肯接受这种说法。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20世纪90年代，国外已经有了互联
网，但中国没有。中外专家交流很不方便，
尤其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项目，经常要将
数据拷进磁带背来背去，过海关时被拦住，
要解释半天。许榕生说：“我们在科研上有
一种被孤立在孤岛上的感觉。”1991年春
天，在中国建一条高速网络被提上日程。
熟悉计算机网络的许榕生，作为副主任扛
起了开通互联网的重担。

许榕生蹬着自行车，来到北京电报大
楼。那时“互联网”这个词尚未出现，他把
Internet音译为“因特网”，询问能不能提供
接入因特网的服务。工作人员一脸茫然，
他换个问法：“能不能申请一条64k的专

线？”
“为什么要用专线？多弄几条电话线

不就可以了吗？”工作人员以为他们要像有
些跨国公司，租赁专线方便员工打电话，当
时打国际长途电话实在太贵了。许榕生脑
子一转，问里面有没有不光打电话的公
司。工作人员回答，有几家日本公司一天
到晚不知道在传什么。许榕生立刻心里有
数了：“这八成是传数据，这事儿应该能
成。”他给我解释，日本公司通过专线远程
传输数据，不是通过互联网，而是在特定的
两台计算机之间完成；既然可以24小时传
输数据，说明信号传输线路质量及硬件，从
理论上推理可满足接入互联网。

但是他提交申请表后，迟迟不再有动
静。原来，北京当时的光纤网只铺到四环
以内，离高能所最近的电话局还有5公里，

太远了，64k的速率难以保证。转眼就到了
第二年春天，怎么办呢？这时候，他们想起
李政道先生，毕竟互联网也是保证北京正
负电子对撞机项目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

1992年5月，李政道回国访问。许榕
生写下的情况报告被交到他手中。不久，
北京电信局就派人带着测试设备来了。许
榕生说：“没有李先生的推动，中国第一条
互联网专线的诞生不知会推迟到何时，他
是中国互联网诞生的关键推手。”

从北京高能所到美国加州斯坦福直线
加速器中心的计算机联网专线，最大难题
就是五棵松821电话局到高能所的最后5
公里信号接通。北京电信局为此向邮电部
搬救兵，邮电科学院的传输研究所专门成
立了科研小组，研究怎么过渡信号。信号
终于接通，但全程数据损失严重。反复调
试了18个月，1993年3月2日，“误码率降
到每秒10的负8次方以下”，线路终于畅
通！这是中国第一条与国际互联网正式接
通的网络。

一石激起千层浪，互联网打开了与世
界交流的窗口。但当时还只是“有限打
开”，很多学者找到许榕生希望也能“上
网”，他对此很理解。他说，数学所有位研
究人员想给国际刊物发去学术论文，如果
寄信件要半个月才到达，而数学研究成果
的生命就是时间，这寄信路上的半个月，有
可能别人也做出来先发表了，而电子邮件
当天就可以送到编辑部。

怎么办呢？许榕生狡黠一笑说：“福
建人都知道和气才能做成事，我性格比较
好，和部门打交道，我不会给冲突。互联
网接通后，你交代不对外，我就不对外。
不过像科学家和重要的系主任、校长，他

许榕生父母是莆田人，来福州后，1947
年1月生下榕生。许榕生手机里藏着一张
全家福：爸爸西装笔挺站在妈妈身后，妈妈
眉眼含笑抱着粉雕玉琢的可爱幼儿，哥哥、
姐姐倚站在一旁。这幼儿正是不到一岁的
小榕生。

许母长得很美。“莆田姑娘一般被晒得
黑黑的，但妈妈皮肤很白。”许榕生说，“母亲
很聪明、能干，可惜外祖父很早过世，家里没
办法供养，没有念书。父亲非常喜欢母亲，
他们很早就成家。父亲做的是财务工作。
母亲在家带几个小孩，她的生活能力很强，
把家庭安排得非常好。”

他们那时住在福州鼓楼，今天已经找不
到童年的房子了，许榕生记得附近有七星
井。七星井乃宋井，又称七穿井，相传陈靖
姑斩白蛇后，将蛇尾镇在井底。榕生小时候
探身看井，大概生出过很多想象。我这样
说，是因为他有一个会讲故事的父亲，他听
着长大。许父在莆田住城隍庙附近，那里经
常上演古装戏。婚后，许父喜欢将从前看的
那些戏文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妻子听，小榕
生在旁，“偷听”得津津有味。

许榕生高中在福州三中，师从池伯鼎，
显露数学天赋。他高一时就完成了高中三
年的课程。1964年，中国科技大学到福建

招生，要破格免试录取他。池老师建议他再
读一年，基础更扎实些。一年后，他以高分
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

这个“跳级”改变了他的命运。1966
年，全国高考取消，如果他没有提前上大学，
面临的是被耽误十多年。他跑赢了时代“羁
绳”，许榕生承认自己是“幸运儿”。

可是，领先一步，未来一定是胜者吗？
大二开始，北大也停学了。他与同学被分配
到洞庭湖边一个农场锻炼两年。他说，劳动
很艰苦，但好在是部队农场，能吃饱饭；也好
在他身体好，挺得住。

很多同学整天唉声叹气，看不到前途，
将课本教材也扔了。但许榕生没有消沉，总
记得池伯鼎老师对他说的话：“上大学后，你
要坚持自学。”那时池老师经常在家里给他
补课，担心他提前上大学跟不上，所以特别
叮嘱。当高年级同学扔掉课本教材，他就要
了来，进行自学。他甚至跟中文系、外语系
同学借文学教材看。此前一直沉浸在数学
海洋的许榕生，没有想到《简·爱》《安娜·卡
列尼娜》（外语系学生要翻译名著，所以有这
样的教材），甚至《西方文学史》都如此动
人。我后来看他2015年出版的科普书《信
息领域的幽灵黑客》，发现文笔很好，简洁而
有趣，大概与这段文学熏陶的经历分不开。

1970年，许榕生面临毕业分配。他的
“幸运”又来了！当时，国内科技工作开始恢
复，湖南省计算技术研究所引进一台大型计
算机，但没有计算机专业的人，没人会摆
弄。计算机与计算有关，这不是数学吗？数
学系的许榕生幸运地被部队领导看中，分配
去与计算机打交道，成为20世纪70年代最
早一批接触计算机的人。

为什么许榕生总是“好运”？提前考入
北大，从而避开被“文革”耽搁；毕业分配与
计算机打交道，几乎决定了他未来之路。许
榕生谦虚地说：“我的性格比较开朗，比较温
和，比较听话，可能老师很喜欢这样的学
生。而在农场期间，可能我的工作态度积极
乐观，坚持自学，得到部队领导的认可。”

大道至简，他说得如此简单，但我相信
是真的。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是关键。在高
中，他心无旁骛跟着老师的教导前行，在大
学在农场，也记住老师叮嘱坚持自学，面对
困境不颓废。只管往前走，走着走着，就到
了正确的地方。学生时代的许榕生，别人对
他有个评价：“静如树，动如兔”，做事安静如
树，动起来跟脱兔一般，他喜欢跑步、打球等
运动。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想也是他克服
困难，勤奋学习的基石。

榕茁壮成长，很有精气神。

中美第一条互联网专线开通，许榕
生用计算机绘了一幅图庆祝，潜台词是
叫美国科学家赶快回实验室工作。

们急着要用，我不能不帮忙。”许榕生“偷
偷”让一些人接入网络。好在后来他松
了一口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为他“背
书”，列出1000多人“联网”名单，他们是
当年的教授、校长、系主任，如今很多已
荣升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的王鼎盛
院士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件事不单单
对中国高能物理界，对整个中国科学界
都是件大好事。”第二年，中国实现与In-
ternet的全功能连接，互联网打开。

榕树有个神奇的功能，气根最初如柔
须，接触到地面，便如同找到生命的归宿，
一头扎进土壤，然后生根，自成一棵榕树。
树又生树，渐渐“一木成林”。听许榕生讲
述中国第一条互联网诞生的经历，让我有

些恍惚，仿佛看到他这棵榕长出一条长长
的气根，跨越大洋，连接中美，继而落地生
根，长成中国互联网的第一棵榕。正因为
此，外界一度称他为“中国互联网之父”，但
许榕生说：“我所做的工作其实只是把国外
的技术带到中国，并没有技术领域上的突
破。我不做，也有别人会做，我只是正好有
这个机会。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我只是中
国互联网的‘先行者’。”

这个定义理性、准确！中国互联网的
“先行者”，其实可以看成对他一生的描
述。他一直走在最前面，凭着敏锐的觉察
力，守护中国互联网的生长旅程。

榕看着气根而成的小榕，转眼万木成
林。

许榕生将中国第一台服务器捐赠
给国家博物馆。

（均为受访者供图）


